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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大
選
的
結
果
令
很
多
香
港
人
大
跌
眼
鏡
，

不
明
白
為
何
大
多
數
美
國
人
竟
然
會
投
票
給
特
朗

普
。他

們
不
明
白
，
因
為
他
們
不
是
美
國
人
，
亦
不

了
解
美
國
。

大
部
分
香
港
人
對
美
國
的
認
識
都
是
來
自
美
國
對
外

輸
出
的
文
化
，
以
為
荷
里
活
電
影
展
現
的
就
是
美
國
的

真
實
情
況
。
其
實
，
美
國
那
麽
大
，
州
份
那
麽
多
，
人

口
形
成
那
麼
複
雜
，
怎
能
是
從
未
曾
在
當
地
居
住
的
外

國
人
所
能
了
解
？

當
年
我
大
學
畢
業
後
，
計
劃
到
美
國
進
修
，
卻
不
懂

得
選
擇
當
地
學
校
。
我
的
一
位
講
師
跟
我
說
：﹁
你
既

然
是
唸
戲
劇
的
，
便
要
到
一
些
有
多
元
文
化
的
城
市
，

因
為
你
要
學
的
是
與
文
化
和
藝
術
有
關
的
學
問
。
你
必

須
要
多
看
演
出
，
多
接
觸
不
同
的
文
化
，
切
不
可
以

到
那
些
多
見
樹
木
少
見
人
的
地
方
，
因
為
你
在
那
兒
見

識
不
會
增
長
，
亦
不
能
了
解
不
同
的
文
化
和
藝
術
。﹂

我
聽
取
他
的
忠
告
，
選
擇
了
加
州
的
三
藩
市
唸
戲
劇
藝

術
。
在
那
三
年
內
，
我
接
觸
到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移
民

和
學
生
、
看
了
無
數
不
同
類
型
和
風
格
的
表
演
、
擴
闊

了
眼
界
和
思
想
，
這
是
加
州
在
我
付
上
昂
貴
的
留
學
生

學
費
之
後
給
我
的
回
報
。

雖
然
我
不
時
到
美
國
其
他
的
州
份
旅
行
，
但
只
是
觀

光
，
沒
有
在
當
中
生
活
，
所
以
我
一
直
以
為
美
國
人
都

是
如
加
州
人
一
樣
思
想
較
開
明
、
較
容
易
接
受
移
民
、
較
少
種

族
、
性
別
和
宗
教
歧
視
、
愛
給
別
人
擁
抱
和
承
認
各
種
異
性
戀
和

異
性
婚
姻
以
外
的
類
型
。

直
至
二○

○
○

年
，
戈
爾
在
總
統
競
選
中
輸
了
給
小
布
什
，
我

也
像
今
天
很
多
香
港
人
那
樣
震
驚
︱
︱
怎
麼
我
認
識
的
美
國
人
全

都
投
票
給
戈
爾
，
但
他
還
會
輸
呢
？
我
要
到
一
位
在
德
州
讀
書
的

朋
友
告
訴
我
她
的
經
驗
時
才
如
夢
初
醒
。
她
說
：﹁
我
有
一
年
由

美
國
中
部
一
個
州
乘
坐
灰
狗
長
途
巴
士
往
另
一
個
州
，
我
記
得
我

睡
前
窗
外
全
是
一
片
粟
米
田
。
三
小
時
後
，
我
睡
醒
了
，
窗
外
赫

然
仍
是
一
片
粟
米
田
。﹂
那
一
刻
，
我
才
驚
覺
原
來
自
己
認
識
的

加
州
並
不
能
代
表
美
國
，
美
國
國
土
內
還
有
其
他
偌
大
的
地
方
和

人
民
我
是
從
未
接
觸
到
的
。
在
那
延
綿
不
絕
的
粟
米
田
上
的
農
夫

們
到
底
有
何
思
想
和
冀
求
？
我
完
全
不
知
道
，
更
莫
說
美
國
還
有

更
多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
種
族
、
階
層
和
利
益
群
的
民
眾
。
我
的
一

位
朋
友
來
自
中
加
州
，
連
她
也
說
加
州
人
只
知
有
北
加
州
的
三
藩

市
和
南
加
州
的
洛
杉
磯
，
她
感
到
被
視
為
非
加
州
人
。
連
她
這
名

土
生
土
長
的
白
人
也
無
法
掌
握
自
己
在
州
內
的
位
置
，
我
們
又
哪

能
明
白
大
部
分
美
國
人
到
底
需
要
什
麼
？

執
筆
時
，
收
到
我
住
在
三
藩
市
的
白
人
誼
母
的
電
郵
。
她
以

﹁
黑
色
星
期
二﹂
為
電
郵
的
標
題
，
告
訴
我
她
不
明
白
為
何
希
拉

里
贏
了
九
成
加
州
人
的
票
，
但
特
朗
普
依
然
當
選
。
她
非
常
生

氣
，
覺
得
美
國
會
從
此
沒
落
，
並
且
氣
惱
地
說
：﹁
我
難
過
、
憤

怒
和
心
痛
至
不
斷
拉
肚
子
！﹂
看
來
她
是
急
痛
攻
心
。

我
唯
有
再
次
感
謝
老
師
當
年
建
議
我
到
三
藩
市
唸
戲
劇
。

我們並不了解美國人

打
動
人
心
的
日
本
電
影
︽
深
夜
食
堂
︾
，
講
述
在

繁
華
新
宿
的
某
條
小
巷
裡
，
有
一
家
小
餐
館
，
從
晚

上
十
二
點
開
到
早
上
七
點
，﹁
深
夜
食
堂﹂
裡
上
演

着
市
井
溫
情
的
人
間
故
事
。
在
廣
州
，
有
一
間
書

店
，
稱﹁
不
打
烊
的
書
店﹂
，
同
樣
上
演
着
溫
情
故

事
。
書
店
老
闆
劉
二
囍
，
不
是
想
像
中
戴
眼
鏡
的
文
藝
青

年
，
衣
着
隨
便
，
戴
一
頂
鴨
舌
帽
還
梳
一
根
小
辮
，
像
他

的
裝
束
一
樣
，
是
個
不
安
分
的
年
輕
人
。
放
下
建
築
師
的

正
職
不
做
，
開
了
間
咖
啡
館
賺
了
些
錢
，
就
去
台
灣
讀
碩

士
，
到
了
台
灣
又
逃
學
去
徒
步
台
灣
，
成
了
第
一
個
徒
步

環
行
台
灣
島
的
內
地
人
。
徒
步
過
程
中
，
居
無
定
所
風
餐

露
宿
，
住
過
教
堂
、
學
校
、
樹
林
、
窩
棚
，
時
常
被
好
心

人
收
留
，
五
十
一
天
走
完
一
千
二
百
公
里
，
一
路
上
溫
情

滿
溢
，
回
到
家
，
他
想
要
把
這
份
溫
情
反
哺
給
需
要
溫
暖

的
人
，
開
了
這
間1200bookshop

書
店
，
紀
念
走
了
一

千
二
百
公
里
的
環
島
之
行
。

書
店
從
來
不
關
門
，
放
有
一
萬
本
書
，
有
免
費
閱
讀

區
，
有
背
包
客
房
間
可
供
過
夜
，
有
盥
洗
室
淋
浴
，
還
有
免
費
檸
檬

水
任
飲
。
在
台
灣
，
劉
二
囍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奉
茶﹂
，
類
似
驛

站
，
放
着
大
茶
壺
和
杯
子
，
任
過
路
人
暢
飲
解
渴
。
最
可
愛
的
是
，

書
店
還
有
小
食
堂
專
賣
餃
子
，
看
書
看
餓
了
，
可
以
花
很
少
錢
吃
到

餃
子
，
但
在
吃
餃
子
前
要
回
答
問
題
，
五
題
答
對
了
三
道
才
有
資
格

吃
，
如
果
不
會
或
答
錯
了
，
可
以
先
去
找
書
，
再
來
答
題
吃
餃
子
。

讀
書
人
五
花
八
門
，
離
家
不
歸
的
少
年
，
半
夜
三
更
闖
進
來
的
失
戀

女
孩
，
八
十
多
歲
愛
書
如
命
的
老
人
，
拖
着
行
李
等
第
二
天
一
早
趕

飛
機
的
旅
客
，
失
眠
抑
鬱
的
夜
遊
神
…
…

﹁
深
夜
書
店﹂
使
我
想
起
另
外
兩
間
書
店
。
一
間
是
巴
黎
賽
納
河

畔
左
岸
的
莎
士
比
亞
書
店
，
一
家
狹
小
擁
擠
的
書
店
，
一
直
是
落
拓

作
家
們
的
庇
護
所
，
海
明
威
等
迷
惘
的
一
代
，
都
曾
經
是
這
裡
的
座

上
客
，
可
以
在
這
裡
吃
飯
，
在
簡
易
帆
布
床
上
過
夜
，
唯
一
的
條
件

是
每
天
必
須
讀
一
本
書
，
後
來
落
拓
人
成
了
大
文
豪
。
不
同
的
是
這

裡
沒
有
大
茶
壺
，
書
店
門
口
有
一
個
免
費
任
取
的
古
董
街
頭
飲
水

池
，
源
自
阿
爾
卑
斯
山
的
純
淨
巴
黎
水
，
養
育
着
人
類
的
精
英
。

還
有
一
間
在
香
港
，
有
位
李
瑞
雲
女
士
在
灣
仔
開
了
一
間
英
文
二

手
書
店
，
古
典
優
雅
環
境
清
幽
，
曾
獲C

N
N

評
為
香
港
最
佳
獨
立

書
店
。
李
女
士
傾
其
所
有
維
持
了
三
年
，
血
本
無
歸
，
只
得
關
門
大

吉
。
一
年
前
，
劉
二
囍
的
一
間
分
店
也
關
門
了
，
原
因
和
香
港
灣
仔

那
間
一
樣
，
持
續
虧
損
從
未
盈
利
，
支
付
不
起
每
月
兩
萬
元
租
金
，

不
得
不
暫
停
感
性
堅
守
，
作
出
理
性
選
擇
。
愛
心
是
要
全
社
會
的
，

單
憑
個
人
的
熱
情
終
究
難
以
支
撐
。

深夜書店

格
魯
吉
亞
是
世
界
葡
萄
酒
的
發
源
地
，
一
九
六
五
年
據

前
蘇
聯
對
格
魯
吉
亞
出
土
的
十
粒
葡
萄
籽
考
古
研
究
發

現
：
這
是
距
今
七
千
至
八
千
年
前
人
工
栽
培
的vitis

vinif-
era
sativa

D
.C

品
種
葡
萄
，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最
古
老
的
品

種
。
二○

○

三
年
，
考
古
學
家
又
在
格
魯
吉
亞
南
邊
發
現

八
千
年
前
遺
留
至
今
的
陶
瓷
甗
，
內
有
葡
萄
酒
殘
留
物
。
經
過

化
驗
發
現
當
時
人
類
已
經
會
加
入
防
腐
劑
去
保
存
葡
萄
酒
。
如
果

證
實
這
些
葡
萄
曾
經
加
工
而
不
是
野
生
，
就
表
示
可
能
曾
用
來
釀

製
葡
萄
酒
，
將
格
魯
吉
亞
已
知
的
七
千
年
釀
製
葡
萄
酒
歷
史
，
再

推
前
一
千
年
。

葡
萄
原
產
於
黑
海
與
裏
海
之
間
的
外
高
加
索
地
區
，
直
到
西
漢

時
經
張
騫
出
使
西
域
才
傳
到
中
國
。
在
格
魯
吉
亞
一
個
葡
萄
酒
博

物
館
內
一
幅
示
意
圖
，
可
見
葡
萄
酒
起
源
於
格
魯
吉
亞
，
由
格
魯

吉
亞
傳
到
希
臘
及
埃
及
，
之
後
才
傳
至
歐
洲
。
法
國
的
葡
萄
酒
，

其
實
其
祖
先
是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
不
過
，
釀
酒
方
法
現
代
化
，
使

用
了
橡
木
桶
，
風
格
已
經
大
大
改
變
。
法
國
酒
變
得
更
加
細
膩
，

但
是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保
持
了
原
來
的
純
樸
和
很﹁
衝﹂
味
道
，
飲

後
令
人
更
加
覺
得
興
奮
。
格
魯
吉
亞
已
經
發
展
出
至
少
五
百
個
不

同
的
葡
萄
品
種
，
甚
至
現
在
大
多
數
還
在
使
用
傳
統
的
古
法
釀

製
。
格
魯
吉
亞
面
對
着
黑
海
，
溫
度
和
緯
度
適
合
，
晝
夜
溫
差

大
，
陽
光
充
足
，
地
下
礦
泉
水
帶
有
豐
富
的
礦
物
質
，
可
以
培
養

出
最
好
的
葡
萄
。
他
們
用
陶
罐
生
產
葡
萄
酒
，
將
陶
罐
埋
入
土

中
，
只
將
口
露
出
地
面
，
每
個
陶
罐
容
量
可
達
三
千
至
五
千
升
，

埋
入
土
中
的
陶
罐
可
使
葡
萄
汁
在
十
四
至
十
五
度
常
溫
下
發
酵
和

保
存
，
使
葡
萄
酒
在
良
好
狀
態
下
保
存
相
當
長
時
間
。
歷
史
記

載
，
過
去
在
格
魯
吉
亞
主
要
是
用
腳
踩
搾
葡
萄
汁
，
以
免
壓
碎
葡

萄
籽
，
影
響
葡
萄
酒
口
味
。

格
魯
吉
亞
也
就
是
斯
大
林
的
故
鄉
，
所
以
蘇
聯
大
量
介
紹
和
推
薦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
在
俄
國
人
心
目
中
，
最
好
的
紅
酒
不
在
法
國
，
而
是
在
格
魯
吉

亞
。
這
裡
面
有
兩
個
故
事
，
說
明
了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的
重
要
性
。
毛
澤
東
很

少
出
國
訪
問
，
他
訪
問
莫
斯
科
的
時
候
，
斯
大
林
用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招
待

他
，
毛
澤
東
對
於
洋
酒
不
感
興
趣
，
斯
大
林
就
告
訴
他
，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要

加
上
一
點
點
白
酒
，
就
會
把
它
芬
芳
的
味
道
帶
出
來
，
達
到
更
純
美
的
境

界
。
斯
大
林
告
訴
毛
澤
東
，
他
曾
經
被
流
放
到
西
伯
利
亞
，
患
了
傷
寒
症
，

他
自
己
也
以
為
要
見
馬
克
思
了
，
監
獄
有
一
個
醫
生
同
情
他
，
每
天
給
他
喝

一
點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
當
藥
來
喝
，
幾
個
月
之
後
，
疾
病
好
了
，
人
也
健
康

起
來
了
。
另
外
一
次
，
斯
大
林
在
國
宴
上
用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招
待
美
國
總
統

羅
斯
福
，
羅
斯
福
喝
了
之
後
，
對
於
酒
的
香
味
非
常
濃
郁
感
到
很
大
的
興

趣
，
這
是
法
國
酒
所
沒
有
的
，
問
產
地
在
哪
裡
，
斯
大
林
告
知
是
其
家
鄉
的

名
酒
。
羅
斯
福
說
：﹁
美
國
人
不
知
道
有
這
麼
好
的
酒
，
如
果
我
退
休
之

後
，
我
就
會
在
美
國
做
格
魯
吉
亞
紅
酒
的
代
理
商
，
賺
個
盤
滿
缽
滿
。﹂

斯大林推銷格魯吉亞紅酒

Susanna

姓
名
黃
子
群
，
心
廣
體
寬
之
後
，
聽
我
勸
告
還
剪
掉
了
跟

隨
多
年
的
一
把
長
頭
髮
︵
女
人
過
四
十
歲
，
太
長
的
頭
髮
不
適
宜
，
將

頭
頂
中
間
髮
線
愈
拉
愈
闊
，
頭
髮
愈
來
愈
薄
，
兼
且
油
膩
，
不
衛
生
也

不
雅
觀
。
男
人
呢
？
除
非
極
品
，
三
十
歲
之
後
便
應
放
棄
風
中
甩
髮
的

有
型
習
慣
啦
！
︶
每
次
坐
着﹁
兩
地
車﹂
入
內
地
，
關
員
拿
着
回
鄉
證

看
來
望
去
，
都
不
肯
定
眼
前
這
位
斯
文
四
眼
先
生
還
是
阿
嬸
，
名
字
明
明
叫

子
群
，
分
明
是
公
的
！
她
敬
愛
已
故
父
親
改
的
名
字
，
徹
頭
徹
尾
男
性
化
；

大
家
就
愛
叫
她
女
性
化
的
英
文
名
：Susanna

。

Susanna
的
最
佳
素
質
：

廣
東
人
形
容
：
就
得
人
！

平
易
、
親
和
、
友
善
、
愛
心
獻
萬
家
。

當
年
超
越
一
般
港
姐
條
件
，
有
照
片
為
證
，
百
分
百
美
女
，
零
化
妝
淡
素

顏
，
三
點
式
泳
衣
展
示
雙
十
花
樣
年
華
，
酷
似
年
輕
王
祖
賢
。

為
什
麼
不
參
加
當
時
頗
具
前
途
影
響
力
的
港
姐
選
舉
？
書
讀
得
少
！

這
是
一
名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香
港
少
女
的
遺
憾
：
書
讀
得
少
！

出
身
小
康
商
人
家
庭
，
上
中
學
時
，
父
親
年
紀
漸
老
，
擔
子
轉
移
到
書
唸

得
不
少
的
較
長
子
女
身
上
；
家
家
有
本
難
唸
的
經
，
兄
姐
也
有
他
們
的
打

算
。
一
天
家
人
跟
她
說
，
停
課
吧
，
中
學
不
要
讀
了
，
出
來
工
作
支
持
家

庭
。生

得
高
頭
大
馬
成
熟
，
臉
容
姣
好
黃
子
群
像
當
年
不
少
童
工
一
樣
，
向
略

長
親
友
借
一
張
不
用
貼
上
照
片
的
兒
童
證
，
騙
人
家
過
了
十
五
歲
，
實
質
十

三
歲
未
到
，
進
入
當
時
頗
架
勢
的
中
環
美
心
餐
廳
當
服
務
生
，
與
日
後
紅
星

夏
文
汐
同
期
，
學
識
一
套
餐
廳
營
運
；
卻
未
忘
找
機
會
讀
夜
校
、
讀
日
校
，
千
方
百
計

為
自
己
增
值
…
…

寫
到
這
裡
，
不
禁
想
到
廿
年
前
開
始
教
改
而
造
就
了
今
天
港
青
的
素
質
。

當
年
教
育
工
作
者
狠
批
：
明
日
香
港
滿
地
哪
吒
、
紅
衛
兵
！

作
為
納
稅
人
，
血
汗
支
付
十
二
年
免
費
教
育
教
出
的
結
果
怎
不
教
人
唏
噓
？

那
些
年
，
想
讀
書
卻
要
挑
起
生
活
擔
子
的
一
代
，
無
任
何
資
助
，
純
粹
靠
自
己
、
及

一
雙
手
打
造
自
己
的
天
下
，
不
論
這
片
天
地
大
或
小
、
水
平
清
貧
還
是
俗
世
的
富
貴
，

頂
天
立
地
，
他
們
不
麻
煩
別
人
，
更
未
為
社
會
製
造
重
擔
。

Susanna

說
得
一
口
非
常
好
的
英
語
，
從
工
作
實
踐
，
從
平
素
用
心
留
意
活
學
活
用
，

比
一
般
準
大
學
生
不
知
高
了
幾
級
水
平
。
誰
料
到
，
曾
經
為
了
教
育
水
平
，
她
放
棄
了

自
身
條
件
足
夠
，
晉
身
可
能
的
另
外
一
個
人
生
領
域
。

照
顧
老
中
少
三
代
：
雙
目
失
明
的
老
母
、
輕
度
失
智
妹
妹
、
前
男
友
舞
王
明
星
麥
德

羅
兒
子
是
她
的
乾
兒
子
。
平
素
得
空
與
朋
友
共
聚
至
醒
神
，
一
大
伙
肝
膽
相
照
的
老
姊

妹
，
經
常
餐
敘
外
遊
；
十
月
中
旬
還
會
陪
同G

igi

姐
黃
淑
儀
一
起
到
澳
洲
拍
攝
無
綫
電

視
新
飲
食
專
輯
。

Susanna

就
是
這
樣
一
個
人
，
只
要
朋

友
不
拿
她
作
出
氣
袋
，
不
過
分
明
刀
明
槍

將
她
利
用
，
經
常
兩
肋
插
刀
幫
朋
友
幫
盡

而
無
所
謂
。
跟
她
交
往
，
風
趣
幽
默
猶
如

清
風
明
月
，
習
習
涼
爽
。

無
壓
力
；
朋
友
的
意
義
，
原
應
如

是
！ 親和友善Susanna

看
到
神
舟
十
一
號
與
天
宮

二
號
會
合
後
的
一
個
實
驗
畫

面
，
非
常
有
趣
，
那
就
是
蠶

蟲
在
太
空
失
重
的
狀
態
中
，

在
景
海
鵬
的
指
尖
帶
動
下
飄

浮
的
情
景
。
這
太
空
養
蠶
的
構

思
，
是
出
自
香
港
中
學
生
的
設

計
，
原
來
香
港
中
學
生
還
是
很
有

想
像
力
的
。

令
我
驚
訝
的
是
，
香
港
竟
然
還

有
人
在
養
蠶
！
我
讀
中
學
時
，
曾

經
養
過
蠶
，
因
為
住
家
附
近
便
有

一
棵
桑
樹
，
看
着
如
小
黑
點
般
的

蠶
寶
寶
吃
桑
葉
逐
漸
長
大
，
而
吐

絲
結
繭
再
變
成
蛾
飛
出
，
是
頗
有

啟
發
性
的
。
那
時
是
有
小
商
店
在

販
售
蠶
寶
寶
和
桑
葉
的
。
但
如
今

想
養
蠶
，
哪
裡
還
可
以
買
到
這

些
？中

學
時
代
因
為
生
活
在
海
邊
，

假
日
都
會
去
釣
魚
，
釣
魚
需
要
的
是
魚
餌
，

便
在
泥
地
上
挖
蚯
蚓
，
在
退
潮
後
的
海
石
上

鑿
石
蟲
，
或
者
在
岸
邊
捉
海
蟑
螂
來
作
餌
，

這
些
作
餌
的
昆
蟲
，
現
在
都
很
難
見
到
了
。

蟲
這
個
字
，
甲
骨
文
寫
法
很
簡
單
，
就
是

畫
出
蟲
的
形
象
而
已
，
那
蟲
，
是
上
面
一
個

小
圈
圈
，
下
面
帶
點
彎
曲
形
狀
的
一
條
，
再

向
右
上
方
拐
去
。
看
起
來
像
蚯
蚓
。
在
甲
骨

文
的
時
代
裡
，
想
來
蚯
蚓
是
最
易
看
到
的
蟲

吧
？
昆
這
個
字
，
有
個
解
釋
是
眾
多
的
意

思
，
所
以
昆
蟲
，
就
成
了
蟲
類
的
總
稱
了
。

在
都
市
的
生
活
裡
，
如
果
不
是
長
輩
或
學

校
的
老
師
指
導
，
相
信
多
數
人
除
了
蟑
螂
和

螞
蟻
之
外
，
其
他
昆
蟲
應
該
是
很
少
看
過

的
。
夏
天
到
過
維
園
的
人
，
也
許
聽
過
蟬

鳴
，
但
有
人
會
試
圖
觀
望
一
下
蟬
長
的
是
什

麼
樣
子
嗎
？

從
前
在
北
京
最
流
行
的
養
蛐
蛐
，
恐
怕
是

現
代
都
市
人
無
法
想
像
的
事
。
蟋
蟀
的
名
稱

或
許
聽
過
，
但
真
正
的
蟋
蟀
，
年
輕
人
未
曾

見
過
的
怕
是
佔
大
多
數
吧
？
所
以
，
聽
到
地

球
因
為
氣
候
的
變
化
而
令
數
以
十
萬
計
的
動

物
和
昆
蟲
消
失
的
訊
息
時
，
年
輕
人
會
不
會

認
為
，
與
他
們
的
生
活
何
關
？

昆蟲閒話

今年春天，忽覺嗓子不適，咳之不出，咽之不
下，偶爾還伴有噁心嘔吐。去醫院檢查，醫生診
斷得了慢性咽炎。開了十幾副中藥回家，連續喝
了一個月，咽炎症狀絲毫沒有減輕。都說良藥苦
口利於病，苦藥我一滴不剩都喝了，怎麼會是此
等結果？我對朋友抱怨說自己碰上庸醫了。朋友
告訴我，慢性咽炎病因很複雜，很難治癒，需要
三分治七分養。
朋友的話，我記在心裡。那段時間，我到處打

聽如何防治慢性咽炎。一起跳廣場舞的李大姐說
她曾經得過慢性咽炎，用的茶水蜂蜜療法，半年
的時間，痊癒了。我似信非信，醫生都治不好的
頑固咽炎，茶水加蜂蜜會管用？儘管不太相信，
心想，反正茶水對身體無害，蜂蜜也是好東西，
不妨試試。沒想到，連續喝了兩個月的綠茶蜂蜜
水，症狀減輕了很多，刷牙的時候，再也沒有噁
心現象發生。我是個粗枝大葉的人，平常不習慣
輕啜細飲。但是為了養生，我對茶葉開始重視起
來。人到中年，忽而愛上喝茶，品味瞬間提升了
許多，心情格外舒暢。
去年搬新家的時候，閨蜜曾送我一套紫砂壺
具。我趕緊找出來，不再讓它束之高閣，我要用
它泡茶喝，養生之餘，也風雅一把。聽人說紫砂
壺泡出的茶是味道最美的，細品之，徐咽之，既
滋潤了嗓子，又陶冶了性情。茶水是有苦味的，
尤其是濃茶。茶葉喝到嘴裡苦澀，仔細回味，卻
甘香無比，悠然不盡，這就是「啜苦咽甘」。
古人認為「水為茶母」，但我覺得水更像是茶

的前世知音，今生伴侶。因為，茶離開水只能孤
芳自賞，水離開茶就會索然無味。陸羽《茶
經》，把泡茶用水分了檔次，說「山水上，江水
中，井水下」。我在濟南客居多年，離泉水近，
經常去黑虎泉池提水回來飲用。原先是提來熬粥
做飯，現在特意去提水泡茶。濟南的泉水可是名
滿天下啊！《茶經》中提到的山水應該就是泉水
吧？說起江水，我倒是記起一個與茶有關的小故
事。有一次，王安石讓蘇東坡幫他從瞿塘峽的中
段取水捎帶回來泡茶藥用。蘇東坡沒放在心上，
卻從下段取了水。王安石泡茶之後，發現水質不
對。責問蘇東坡，怎麼取錯了水？蘇東坡汗顏，
同是一江水，沒想到王安石居然能區別開來。王
安石告訴他，下段水泡茶，茶水上色緩慢，中段
水上色不疾不徐，適合藥用。蘇東坡領略了其中
的奧妙後，也對茶飲頗感興趣，他曾經由衷發出
「從來佳茗似佳人」的讚嘆。
茶的飲用方法有很多。除了我用過的蜂蜜綠

茶，對慢性咽炎有療效外，有的人還喜歡用牛奶
煮茶、紅糖煮茶、生薑煮茶，也對身體非常有
益。法國人有一種很特殊的飲茶法，茶水裡喜歡
加入白蘭地。料想，這種酒茶味道一定怪怪的。
茶葉傳到國外的時候，英國人不得要領。茶葉加
入水煮沸，茶水倒掉，只喫茶葉渣子。後來學會
了飲用，把以前的吃法當成笑話來講。近幾年，
英國人對中國美食十分感興趣，他們竟然學會了
煮茶葉蛋。有個網友去英國旅遊，他說在那裡能
買到正宗的茶葉蛋，和國內的口味一樣。的確，

茶葉是很神奇的。白水煮雞蛋，沒滋沒味，一旦
加入茶葉調味，煮出來的雞蛋就格外柔軟，別有
風味，令人胃口大開。茶葉在日本風行，產生了
專業的日本茶道。令人不解的是，日本人對中國
古老的飲茶文化特別崇敬。他們把唐朝盧仝的
《七碗茶詩》奉為圭臬，口口相傳。「一碗喉吻
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
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
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
腋習習清風生」。盧仝的這首茶詩，通俗易懂卻
不失高雅。它把喝茶上升到精神層面，真是太美
妙了，怪不得流傳甚廣。
喝茶是有講究的。小口品咂，是雅人；大口吞
嚥，是庸人。《紅樓夢》中妙玉認為，一杯為
品，兩杯就是蠢物解渴。妙玉有潔癖，劉姥姥喝
茶用過的杯子，她都想扔掉。她的話也不令人信
服。大詩人白居易愛喝茶，一天喝三次，每次喝
得足足的，難道是蠢物？「詩清只為飲茶多」，
也是古人的觀點呢！「莫說醉人唯有酒，茶香入
心也醉人」，其實，茶香醉人不是真醉，而是忘
我陶醉。茶不但不能讓人大醉，相反，它還能提
神醒酒。詩人元稹有一首寶塔茶詩，從一字到七
字，可謂字字珠璣。

茶
香葉，嫩芽。

慕詩客，愛僧家。
碾雕白玉，羅織紅紗。

銚煎黃蕊色，碗轉曲塵花。
夜後邀陪明月，晨前獨對朝霞。

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後豈堪誇。
末尾句，說明喝茶提神，令人精神不生倦怠，
容光煥發。酒後飲茶更是有助於醒酒。提神醒酒
只是一個方面，喝茶還能延年益壽。唐朝有一位

高僧，據說活到300歲。當朝皇帝覺得奇異，就
傳召他，問長壽秘訣。此僧答曰：「臣少也賤，
素不知藥，惟嗜茶。」
喝茶長壽，確有其事。我老家村裡有個老壽星

鳳婆婆，活到110歲方作古。村裡人都好奇，去
打聽她的生活飲食。得知，鳳婆婆吃飯也是一日
三餐，和常人無異。她有個特殊愛好，喜歡喝
茶，泡上茶水，天天喝，從不間斷。鳳婆婆四十
歲那年，愛上喝茶。農村裡條件差，喝不起好
茶，有時候買不起茶。鳳婆婆去山坡裡挖許多蒲
公英，加以曬製。冬閒時候，她就貓在家裡喝蒲
公英茶，整個冬天，都不見她感冒發燒。
「茶」這個字的結構，上有草，中有人，下有
木。人依託草木，在草木中生存。草木滋養了
人，人類方繁衍不盡。茶是天地精華，是造物主
送給人類的大禮。
茶的種類之多，真是數不勝數。中國是產茶大

國，有十大名茶譽滿全球，遠銷海外。對於十大
名茶，各地評選出的大同小異。2002年香港文匯
報評出的十大名茶分別是：西湖龍井、江蘇碧螺
春、安徽毛峰、福建銀針、信陽毛尖、安徽祁門
紅、安徽瓜片、都勻毛尖、武夷岩茶、福建鐵觀
音。名茶雖好，與我無緣，只有艷羨的份。我最
喜歡那種普通的茉莉花茶。它適合我的身份，我
喜愛它的性情。晚上碼字，泡上一壺茉莉花茶，
一旦入口，睡意全無。靈感很快來臨，一篇千字
文輕鬆寫就。再看看面前紫砂壺具的精緻美好，
忍不住把殘茶再沖一遍，茶味愈來愈淡了，我才
不情願地倒掉殘渣。
有人讚美茶葉，說它「凋落了自己的青春和芳

華，芬芳在別人的生活和世界裡」。把芳香送到
人的五臟六腑，殘渣委身泥土，這就是茶葉的一
生。人們應該給茶葉點讚，點多少讚都不為過。

漫話茶葉

百
家
廊

韓
小
榮

無
知
這
回
事
，
使
我
們
把
太
多
事
情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
包
括
海
洋
知
識
。
我

住
在
西
貢
好
一
段
日
子
了
，
時
常
經
過

海
鮮
店
。
一
個
個
巨
型
玻
璃
箱
內
展
示

的
各
式
活
魚
海
產
，
吸
引
了
不
少
遠
離

海
洋
生
活
的
遊
客
。﹁
噢
，
那
是
海
星
！
多

麼
大
條
的
龍
躉
啊
，
可
以
吃
的
嗎
？
鰲
，
很

可
怕
，
很
危
險
！
賴
尿
蝦
！
鱔
魚
是
海
蛇

嗎
？﹂
偶
爾
有
公
開
表
演
生
劏
大
青
衣
的
；

燒
香
以
後
操
刀
，
鮮
魚
血
沿
木
板
流
到
地

上
。
很
殘
忍
，
但
看
家
看
得
刺
激
。

我
們
對
海
洋
的
好
奇
，
跟
對
海
洋
的
認
識

成
反
比
。
真
正
潛
進
海
洋
，
加
以
研
究
、
報

道
和
認
識
，
還
不
是
一
百
多
年
前
的
事
，
那

需
要
攝
影
器
材
，
潛
水
用
具
和
具
馬
力
的
船

隻
，
當
然
還
有
異
常
勇
敢
的
人
類
。
每
逢
在

近
距
離
下
看
龍
蝦
和
阿
拉
斯
加
蟹
，
那
些
幼

長
的
爪
腳
，
毫
無
掩
飾
地
張
開
的
大
口
，
難

說
美
感
的
眼
睛
和
頭
身
的
設
計
…
…
我
們
會

認
為
這
是
創
造
者
的
另
類
生
產
線
。

但
海
洋
是
最
原
始
的
，
一
隻
蝦
的
歷
史
遠
遠
超
過
人

類
的
存
在
。
牠
們
幸
運
地
生
存
在
大
自
然
力
量
不
容
隨

便
改
變
的
規
律
裡
，
跟
人
類
因
慾
望
而
千
變
萬
化
的
世

界
相
反
。
兩
者
相
同
之
處
在
奮
力
生
存
的
原
則
。
因
而

每
次
細
觀
海
洋
的
生
態
，
每
個
人
類
都
看
見
了
自
己
，

因
而
悸
動
，
並
因
而
明
白
人
生
。

一
齣
名
為
桑
．
米
歇
．
告
斯
圖
的
海
洋
電
影
，
在
各

地
的I-M

A
X

影
院
放
映
。
電
影
作
者
的
父
親
，
是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便
帶
着
較
早
期
的
海
洋
攝
影
器
材
、
基
本
的

潛
水
裝
備
，
徒
手
跳
進
深
海
，
在
漆
黑
的
海
水
世
界
中

把
海
洋
的
奧
秘
傳
達
到
歐
洲
，
並
公
告
世
人
的
海
洋
攝

影
師
。
那
奇
妙
而
神
秘
的
世
界
，
在
其
後
更
先
進
的
器

材
下
呈
現
絢
麗
斑
斕
的
顏
色
。I-M

A
X

所
見
，
是
在
巴

拿
馬
及
斐
濟
群
島
一
帶
的
海
洋
，
因
而
見
出
奇
妙
的
珊

瑚
世
界
，
在
其
群
體
內
寄
居
的
微
生
物
，
還
有
大
量
的

節
足
生
物
體
…
…
；
牠
們
都
無
不
在
尋
找
自
己
的
食

物
，
像
海
參
和
海
賊
一
樣
吮
啜
進
食
，
致
力
生
存
和
繁

殖
。人

類
的
生
存
，
虛
耗
了
不
少
精
力
在
致
使
自
己
更
為

虛
弱
的
事
情
上
。
大
自
然
電
影
之
令
人
流
淚
，
是
因
為

人
在
更
基
本
層
裡
，
重
新
看
到
了
自
己
。

海洋世界的悸動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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